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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日瓦戈醫生》的勞動書寫與美感 

黃文倩 

 

    1958 年，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被瑞典科學院宣布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儘管

他是以詩歌上的成就被肯定，並非主因 1956 年的代表作《日瓦戈醫生》（台譯：《齊瓦

哥醫生》）獲獎，但是，帕斯捷爾納克宣布拒絕接受該獎項，並表達了不願意離開俄國

的決定。然而，這部作品與獲獎事件本身，無疑地，跟當年蘇聯和西方世界在冷戰的

結構下，相互爭取世界話語權與思想影響力不無關係。 

    就《日瓦戈醫生》實際出版的狀況來說，根據藍英年、張秉衡的《日瓦戈醫生》

的〈譯者序〉（1986年初稿， 2005年修訂版）的相關說法，帕斯捷爾納克在 1948 年

開始撰寫此作，用了 8 年的時間完成，爾後，由於當時蘇聯境內的《新世界》雜誌社

不同意出版，小說最終在意大利共產黨員費爾特里內利的幫助下，於 1956 年先在米

蘭出版，後來亦有法譯本和英譯本。當然，這本書及他向外尋求出版的舉動，也讓作

者遭受到蘇聯內部的嚴厲批判，作者在幾年後過逝。一直到 1988 年 1 月，距離他「拒

絕」諾貝爾文學獎的 30年後，《新世界》雜誌社才正式刊登了《日瓦戈醫生》，並給予

他遲來的正名與榮耀。1 

    《日瓦戈醫生》在中國大陸很早就被引進，上個世紀八○年代改革開放後，也曾

引起了一波閱讀的熱潮，洪子誠在《我的閱讀史》專章討論《日瓦戈醫生》（台版《閱

讀經驗》亦有收）就曾提到：「大約是到了 60年代，內部出版的《外國文學參考資料》，

才編載有這部小說的梗概，和國外的一些評論文章」2，洪子誠的言外之意可能包括──

五○年代末大陸雖已引進《日瓦戈醫生》並對它進行批判，與蘇聯當年對此作的批判，

大多均未建立在完整與相對細緻的閱讀事實，在冷戰角力的結構下解讀，西方因蘇聯

出了一部似乎質疑十月革命及社會主義的作品，而有了順勢坐實批判的巧徑，而在蘇

聯這邊，《日瓦戈醫生》也容易被簡化為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革命，及將兩大主人公

（如日瓦戈醫生和拉拉）往資產階級及個人主義等框架來粗暴化約理解。我自己閱讀

《日瓦戈醫生》的感受與理解也是如此──此作的許多中間環節、視野、哲理及審美深

度，不一定能坐實成兩極左右判斷的細節，也無法簡化成革命與人道主義的框架，因

                                                   
1 參見藍英年、張秉衡譯《日瓦戈醫生．譯者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 1-6。本文引註

的《日瓦戈醫生》的版本均出於此作。 
2 洪子誠《我的閱讀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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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有再解讀與補充的空間。小說的幅射意義絕非一般兩極敘述、簡單的立場與道德

能概括。 

一 

從文學史及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流變的角度來看《日瓦戈醫生》，此作可以視為對

蘇聯二十世紀初的社會主義及文學的一種反映與想像的綜合生產結果。它創作年份在

1948-1956，在此之前，俄國長期一直有著嚴肅地對社會、歷史、革命、知識分子與一

般人民命運思考的作品。從理論的發展意義來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發生，

是為了克服「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所存在的一些「文學」困境，所以，它在理論層面

上強調突出新人，在階級視野上突出勞動人民，在立場上尊重進步的黨，在敘事與價

值上的目的／結果上重視光明與希望，在功能上，甚至要有教化人民的意義3，然而，

也由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歷史上有一定程度上的由上到下的黨的主導，或難免

為了「神聖」或某種抽象的理想，先驗式地決定／預設了寫作的目的，其理論本身對

作家創作的相對自由，也會造成一定的抑制。不過，這種抑制究竟是好是壞，甚至是

否全無意義，是一個需要從具體作品個案來討論的問題，不應簡單使用抽象理論與常

識的觀念來回應與批判（何況我們還在後冷戰的歷史語境與餘波下）。 

在以上思考脈絡下延伸，儘管筆者不願意直接判斷《日瓦戈醫生》是一種「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但它確實跟一般「批判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品不同。無

論在立場、敘事、價值傾向和藝術特質上，都有殊異的品味與偏好，它確實不是由上

到下的黨性所規定或期望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日瓦戈醫生》生產於

這兩種現實主義觀／理論出現之後，既有著肯定革命、突出勞動、人民、新人、善即

是美等等的價值，同時也保留了對當中的部分彈性與質疑。此中思想和審美的面向與

結構，跟大陸新時期八○年代中之前的作品傾向有些類似──一方面保有著一些昔日並

不教條的社會主義理想及實踐想像，二方面亦對社會主義的歷史的負面性或說挫折有

揭露與反省，誠如蔡翔在《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所曾提醒的，

                                                   
3 參見《當代文學關鍵詞》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些重要概括：1934年的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的

會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中說：「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

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

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以及馬林科夫在聯共十九大

的報告，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具體的要求：「我們的作家和藝術家必須在作品中無情地批評在社會中遇

到的錯誤、缺點和不健康現象;他們必須創造正面的藝術形象，表現新型人物的人格的光輝燦爛，……必須

大膽地表現生活的矛盾和衝突，必須善於使用批評的武器，把它當做一個有效的教育工具。現實主義藝術

的力量和意義就在於，它能夠而且必須發掘和表現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質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質，創造值

得做別人的模範和效仿對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藝術形象。……典型性是和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相一

致的，它不僅僅是最普遍的、時常發生的和平常的現象。」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當代文學關鍵詞》，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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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們不可能僅僅停留在對中國革命的正當性的強調上，相反，……這一正當

性所創造出來的巨大的經驗形態，還在於這一正當性又如何生產出了它的無理性。」

4當然，蔡翔的工作乃是企圖從 1949-1966 這個階段的歷史與作品中，清理與反省當代

中國曾經擁有的社會主義及其文學的正面資源，以面對「神聖」崩毀後的困局。如果

我沒有理解錯誤，蔡翔論述的終極意義，仍然是要重構、甚至想像一種理想的社會主

義（含文學）及其實踐，並將其作用於抵抗今日的資本主義與異化下的中國。 

本文的思考方法與進路擬向正典／經典回溯，既然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文學實踐，

在歷史與事實上深受蘇聯影響，若能豐富地理解像《日瓦戈醫生》這樣的作品，它對

社會主義實踐、困境及其可能的理論和想像，它對個人特殊性與集體價值的思考，對

日常與個人情感的需求，對詩意、大自然與才能的尊重，是否也能作為一些思想與審

美資源的累積，以補充中國甚至其它地區日後理想的文學發展的實踐與想像呢？儘管，

日後的現當代小說與理論，不見得要使用「社會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

樣的概念。 

二 

    作為一部正典／經典的文學作品，《日瓦戈醫生》以長篇小說的篇幅，分上、下兩

卷，共十七章（含詩作），小說開篇在 1903年，終結在 40年代左右，但重心在 1910-

1920年代，整體上是以男主女人公日瓦戈及拉拉的命運發展為核心，聯繫並思考俄國

20 世紀初期的諸多重大革命歷史的發生，及隨之而來的紅白軍戰爭影響下的社會、生

活與人心巨變。 

在我所蒐集與閱讀到的一些材料／文獻討論中，即使是在看似脫離冷戰的新歷史

階段，學者或批評家們，對《日瓦戈醫生》的理解，多地朝向了另一種坐實「個人」、

「自由」、「人性」、反對與全面否定革命與暴力的傾向，5即使是 2014年台灣完整地引

                                                   
4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頁 3。 
5 舉例來說，孫磊〈反「國家主義」的「自由個體」敘事──《日瓦戈醫生》的隱事倫理爭議〉，《當代外國

文學》，2015 年第 1 期，頁 113 說：「《日瓦戈醫生》的核心內容是講日瓦戈的人生命運的，是講他如何認

識生活和對待生活的。……講述了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期所經歷的生命苦旅及存在之殤，傳達了一種

「念家」甚於「憂國」，「討生活」重於「干革命」的倫理思想，以自由個體的倫理敘事取代了國家主義的

倫理敘事。」。 

劉守平〈《日瓦戈醫生》：主體命運的反思〉，《國外文學(季刊)，1998年第 4期，頁 107則認為：「它既含有

蘇聯國內戰爭時期殘酷的現實所造成的社會動蕩的因素，又含有革命中左傾思想所帶來的災難性的因素，

同時又具有主人公在現實中所懷抱的人生理想超越當時現實的可能性的因素，但是，他的追求是一種崇尚

個性價值、呼喚人性完善的追求，肯定人的主體命運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理性價值和意義。 

趙山奎〈拉拉：反抗卑賤──析《日瓦戈醫生》中的拉拉〉，《俄羅斯文藝》，2002年第 5期，頁 61：「《日瓦

戈醫生》是一部啟示錄式的作品，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深刻的焦慮與莫名的恐懼。」。孟晶磊〈從《日瓦戈

醫生》看俄國革命中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 4期，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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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藍英年全譯的《齊瓦哥醫生》的版本，藍在此版本的譯後記中，也作出甚至較早

年更為簡化的概括與判斷：「暴力革命毀壞了社會生活，使歷史倒退。……在帕斯捷爾

納克看來，那場革命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內戰使歷史倒退，倒退到洪荒年代。」6如果

說藍英年先生的後記，多少帶有著一定的個人經驗與情感的影響，或許也不無曾身在

中國社會主義挫折經驗下的投射，但這些判斷跟《日瓦戈醫生》內在實際複雜的層次

有不小的差異。 

帕斯捷爾納克是一位對俄羅斯有著深刻祖國情懷的作家，以賽亞．伯林在《個人

印象》中曾說：「帕斯捷爾納克熱愛俄羅斯的一切，心甘情願地原諒祖國的所有缺

點……他盡力用眼睛搜尋晨曦──他在《日瓦戈醫生》最後幾章表達了這個希望。他相

信自己與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分擔它的希望、恐懼和夢想，表達它

的聲音」7，帕斯捷爾納克沒有自外於自己的國家，他是俄國人民的一份子。 

正是這種將自己內在於社會主義革命與「人民」的立場，而非「外人」的主體，

是作者能書寫出《日瓦戈醫生》的各式豐富視野與內涵深度的關鍵。作者在此部作品

中，雖然對社會主義革命與實踐、暴力和戰爭，有一定程度上的懷疑，但他對蘇聯的

社會主義的發展，以及革命對社會、一般人民、知識份子等帶來的新生與推進意義，

也仍有一些人類學見識上的肯定。即使隨著小說歷史時間的發展，作品中帶出了俄國

的紅白軍爭戰和社會主義革命造成了新的社會困境，和生命、天才與質樸價值的耗損，

帕斯捷爾納克都仍在作品中，體現了一種真誠、善意與相對公平地觀察不同階層的眼

光，努力理解每一個角色，並且為他們各自的存在意義與特殊性辯護。 

三 

一種重要的重新理解的起點是勞動書寫。勞動是《日瓦戈醫生》的一個獨特視野，

也是社會主義文學和革命實踐中的重要命題。在當代中國的許多的革命歷史小說中，

勞動敘事也歷經了許多變化，受到毛澤東四○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

影響，勞動時常與知識分子的個人改造，及主體往集體實踐轉化等聯繫在一起，並且

                                                   
「在日瓦戈醫生身上還體現人道主義精神追求，他崇尚個人理性、向往個人自由，反對一切暴力。……再

現了俄羅斯知識分子固有的一種內在的精神，其對俄國歷史的思考的非政治性，恰恰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

在。」 

何潔芳〈試析《日瓦戈醫生》安季波夫的悲劇性及其意義〉，《名作欣賞》，2012年第 6期，頁 70：「縱觀安

季波夫一生，從他愛戀家庭──拋棄家庭──參加革命──回歸家庭（被革命拋棄後）的人生軌跡，不難發現

其人性的變化：充滿人性──失去人性──回歸人性。」、「安季波夫和日瓦戈這兩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

個「人世」（安季波夫），不乏盲目而冒進，一個「出世」（日瓦戈醫生），不乏守舊和消極;無論積極或消極，

最終都避免不了悲慘的結局，這就是悲劇性的審美魅力所在。」 
6 藍英年〈《日瓦戈醫生》譯後記〉，收入《齊瓦哥醫生》，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頁 602。 
7以賽亞．伯林〈1948年和 1956 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收入《個人印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年，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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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一種進步路線。如早期丁玲的〈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日子〉、楊沫《青春之

歌》、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而到了柳青《創業史》那裡，則又發展出組織農

民進行集體的社會主義農村的合作化等工作與實踐。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勞動在歷史與社會主義的實踐上，有時成也作為一種規訓

與懲罰的手段，在早年張賢亮（如《綠化樹》、《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高曉聲（如

《臨近終點站》、《青天在上》等自傳性作品） 及從維熙等「右派」小說家及其作品中，

可以看到許多「過勞」卻努力理解成正面的自我改造的「勞改」書寫。 

無疑地，這樣「歷史化」的勞動敘事在其社會主義文學的邏輯下，曾經被賦予較

高的價值。蔡翔在討論社會主義的勞動，跟生活世界的想像與創造的關係時，說勞動

者：「這一地位不僅是政治的，經濟的，也是倫理的和情感的，並進而要求創造一個新

的生活世界。作為一種震蕩也是回應的方式，當代文學也同時依據這一概念組織自己

的敘事活動。」8蔡翔在這裡指的勞動者，他們是社會主義核心生產與進步的角色，並

且發展與建構出自身的敘事與主體性，進而也促進弱勢他者的解放，以中國昔日的社

會主義實踐，農工兵等無產階級確實占社會的主要人口，這樣的建構傾向不能說沒有

其歷史合理性。 

然而，「勞動」作為一種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主題，儘管在昔日的社會主義道德

與倫理意義上備受肯定，也在一定的政治正確及文化意義上受到推崇，但在文學實踐

上，長期不容迴避卻受到擱置的矛盾，恰恰不是各階級與勞動的正面書寫，而是即使

是有進步階級視野下的勞動，亦有其過勞、規訓與懲戒等難以面對的感性與事實。換

句話說，當我們從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推崇「勞動」的文學書寫時，理念／觀念上的

肯定「勞動改造」或「勞動」本身，一旦背後沒有了公共政治作為話語權的力量後，

事實上恐怕不能在思想及審美上充份地說服與感動我們。 

《日瓦戈醫生》的主要男主人公──日瓦戈（尤里）和女主人公拉拉，雖然不能算

農工兵階級意義上的「勞動者」，更接近的是支持與認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路人，但在

此部作品中，我們看到作者自覺描寫他們的許多勞動狀態，並賦予他們在這種行為下

較高的價值（包含審美價值）。 

首先，男主人公日瓦戈和他的家人，不但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將自己家產

的大部分毫不勉強地捐出來，甚至對那些多餘的傢俱、多餘的情感釋放沒什麼遺憾9，

十月革命以後的俄國和隨後而來的經濟與物資蕭條，主人公舉家亦陷入了經濟和糧食

                                                   
8 同註 4，蔡翔(2010)，頁 224。 
9 《日瓦戈醫生》，頁 164-165，日瓦戈這樣表述把自家的房子讓出去的反省與心態：「有錢人家的生活當中

的確有些不健全的東西，多餘的東西簡直數也數不清。比如家裡那些多餘的家俱和房間，多餘的細膩的情

感，多餘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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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困境10，日瓦戈對這樣的新的現實，抱持著的心態均是較為無我且善意的。總的

來說，他並不是依靠原生資產階級家庭的經濟而不勞動的人。 

在世界觀與立場上，日瓦戈對舊時代高度的矛盾下，最終發生戰爭與革命的意義

並非簡化，他能很中性地看待俄國社會與革命的發生與變化下的價值與肯定新生，同

時對一切的弱勢者心存善念，從最初看到拉拉失手槍擊科馬羅夫斯基，日瓦戈完全沒

有原生資產階級維護同階級的傾向，揣想的反而是這個女孩（拉拉）日後的未來（即

使她這個刺殺律師的行為確實有錯誤）。而拉拉雖然因為受到母親平庸又軟弱的影響，

在年輕時曾誤入歧途──被律師科馬羅夫斯基以金錢、情欲和虛榮色誘，但小說極力地

開展她對社會主義新人（例如拉拉的青梅竹馬，出身基層後來加入革命軍的先生帕沙）

的支持與愛護，並且在跟帕沙結婚後，更多地承擔家務與事業的勞動，甚至成全帕沙

走向一線革命的選擇。小說就在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歷史的條件下，他們以積極

的第一線勞動和實踐，投入新社會與生活，也在以「人民」為主體性的認同下，作品

中真誠地體察革命動態變化下的具體問題與限制。 

    其次，當男主人公的勞動進入到歷史化的戰場視域後，他對於創傷的身體感，對

戰爭的殘酷亦有更深切的感同身受。作者並非採取上綱到抽象與普世觀，以求進一步

批判戰爭的罪惡與傷害，而是讓小說人物在一線的目睹下，發生對個體生命的不忍與

憐憫。此時，對方的身體也不僅僅是醫生勞動療救的客體，而是被見證的異化與物化

的不像人的某些東西與形狀。這樣尊重具體個別生命的感性，還原他們的痛苦有如親

見的細節，比抽象對戰爭的批判要來的更為有力。 

第三，作者對勞動、精神與情感關係有較深入的融合思考，帕斯捷爾納克賦予了

勞動實踐背後極高的精神與情感力量，這方面具有獨創性的書寫，體現在小說第五章

──主人公他和情人拉拉的愛情的發生，並非起源於世俗意義的情欲或個人身體上的

需求，他對家庭和妻子也沒有任何不滿，他的妻子對日瓦戈很理解也很善良，日瓦戈

跟拉拉的婚外情感的觸媒與發展，因此不能看作經典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中的婚外戀的

敘事譜系。愛情的起源，在《日瓦戈醫生》這邊，跟個人化的情欲、愛及被愛的虛榮

無關，更多的是一種對生命中的純粹美好的肯定與需要。具體到小說中的細節分析，

就是日瓦戈離家在外，又在戰場後方目睹太多人為的、有時候也基於實踐革命理想下

的殘酷，在頻繁的血腥和疲乏救援的勞動工作中，拉拉（安季波娃）的出現及與世無

                                                   
10 參照張建華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地位〉，《《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指

出：「十月革命前，俄國約有300個科研機構，連同高校裡的教授，高級知識份子隊伍大約有1.1萬人，他

們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水準都處於相對優越的地位。1836年實行科學院的新“章程”時，院士的年薪為5000盧

布，相當於俄國貴族一年的收入。至十月革命前，大學教授或科學院院士的年平均收入仍比產業工人高

20-30倍。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力求使任何勞動者報酬一律平等，帝俄時代知識份子和技術專家享有的

特殊地位隨之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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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她自然的勞動與美麗、平靜與內斂，均讓他耳目一新，讓他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新

意，這並非是個人意義上對某個各別對象的美，或由欲望下引發的愛情，而是與日瓦

戈的勞動意識聯繫在一起的一種精神情感。 

    而從拉拉這個角色來分析，作者主要在賦予勞動之於她的積極成長與變化的價值。

但不同於教條式的社會主義意義下的「改造」，也並非一般西方成長小說（一般均關注

的男性而非女性的「成長」），或中國「紅色經典」中女性藉由某些外在啟蒙（尤其是

來自於男性的啟蒙）和投身革命行動意義下的「成長」。拉拉在小說中支持革命自不用

說，但之於她的成長，更多的是來自於她的一系列自主的勞動實踐。 

例如拉拉為了擺脫男律師科馬羅夫斯基的糾纏，無論是立即去找家庭教師和管家

的工作，或者結婚，照顧家庭、先生、孩子的義務及自身的教學工作，甚至當帕沙選

擇走向一線革命，她亦投身戰場的護士工作，拉拉都相當認同她的忙碌的勞動生活，

甚至覺得很幸福11。這當中的前提是，這些勞動之於拉拉都是自願的而非懲罰性質。

在整個成長過程中，她還不時還偷偷資助帕沙被流放的父親，資助他生病的母親，秘

密地設法減輕帕沙的個人開銷，背地裡替他向房東貼補食宿費等等。拉拉事實上是依

靠了勞動實踐和自主付出，才全面完成她的成長與主體的成熟。 

值得注意的還有，帕斯捷爾納克有一種對人的高度善意且有「主人道德」的人文

思考，他讓拉拉進入各式勞動以為自我改造，並非因為他覺得拉拉先前犯了錯誤需要

「贖罪」──在許多過去的革命歷史小說（無論是中國的革命歷史小說，或蘇聯的小說

均有這種個案）中，我們都不難看見，主人公進入勞動主體改造，通常被暗示著過去

有錯，無論是基於歷史觀的錯誤或個人的錯誤，主人們帶著慚愧進行主體改造，但那

當中仍然擱置與迴避了造成主人公犯下錯誤的、也是另一些歷史化下的政治限制。但

在《日瓦戈醫生》中，作者賦予拉拉的是，始終覺得自己沒有什麼錯誤──只是一時軟

弱而已。因此，當她透過勞動來進行主體成長時，就更顯得更為有力，她的靈性和生

命力，也因此沒有因為這種強力的勞動而失去生命和心胸的彈性與自然。小說因此幾

乎沒有常見的革命歷史小說的勞動改造書寫中，時常存在的艱辛、悲苦與懷疑。相反

的，她身上始終保持一種讓各方男主人公們傾慕的精神力量，無論是日瓦戈、帕沙，

甚至科馬羅夫斯基，在觀看拉拉時均對她的這種特質感到驚訝。從這個角度來說，拉

拉是現代文學史上獨特的且具有進步意義的女性新主人公。 

 

                                                   
11 例如小說這樣描寫：「拉拉完全被辛勞和操心的事占據了。她要照管一個家和三歲的小女兒卡堅卡。……

她自己還在女子中學教課，拉拉毫不懈怠地工作著，感到很幸福。這正是她渴望的那種生活……。拉拉總

是眷戀著土地和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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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瓦戈醫生》還開展出對勞動與磨損的關係的反思，以及克服它們的方法──向

大自然聯繫。無論是日瓦戈或拉拉，當他們在過度投入工作而太過疲累時，他們均透

過在大自然中獲得消解與安頓。這種安頓並非僅僅是身體和古典審美意義上的療癒，

更是一種自主性的將人的工具性弱化，以回復到完整的人與彈性，儘管勞動是有價值

與精神的，但過勞不是。 

同時，在此作中，大自然亦不只是現代性意義上被觀看、被征服與審美的對象或

客體，人就是大自然、天地萬物宇宙的一部分，隸屬於大自然的作品或結果的其中一

部分，不是開發者與征服者的角色。這種將人弱化，對大自然的敬畏的思維方式和感

性，讓這部作品因此時常帶有一種謙卑、寬闊及優美的氣度。例如小說描寫到拉拉擔

任家庭教師時，有時過於勞累，使得「她心緒不大好，變得神經過敏，這是先前所沒

有的。這個特點使她變得心胸狹窄，而她的性格一向是開朗而不拘小節的。」12那什

麼樣狀態的拉拉，更體現了作者心目中，對於人更為完整的觀點和審美特質呢？小說

以非常優美的場景，來體現、隱喻拉拉的心路歷程與道路： 

拉拉沿著鐵路路基在一條由朝聖的香客踩出的路上走著，然後拐進一條通到樹林

子裡去的小徑。她不時停下腳步，咪起眼睛，呼吸著曠野中彌漫著花香的空氣。

這裡的空氣比父母更可親，比情人更可愛，比書本更有智慧。霎時間，生存的意

義又展現在拉拉面前。這時她領悟到，她活在世上為的是解開大地非凡的美妙之

謎，並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稱來，如果她力不勝任，那就憑借著對生活的熱愛養

育後代，讓他們替她完成這項事業。13（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段話中的敘事結構和思考邏輯甚有胸襟──拉拉踩在「朝聖」的前人所踩出的路，然

後在樹林的小徑中感受到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力，領悟出此時此刻比親人、情人、書本

更有價值的感覺與意義。這並非是拉拉不重視親人、情人與書本，在小說中的各式細

節裡，可以看出她對親人、人民與知識的深刻關愛，但是，小說在這裡體現的思考深

度是，生命中亦還有其它非「人」的大自然與偶然的「小徑」，那些小徑引領著我們放

下人與人、人與知識（書本）間的難免的磨損，甚至無盡地追求知識、追求革命的發

展欲望。女主人公至此心胸遼闊，大自然充滿奧祕與神秘，許多事物仍待命名與發現，

她是走在這條路與道上的一份子，因此才能沒有對大自然征服的立場──將自己標高

於自然之上，「如果力不勝任」，拉拉仍將以一個女性的本能養育後代──小說的情節發

                                                   
12 《日瓦戈醫生》，頁 73。 
13 同上註，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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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亦如此，儘管拉拉為了尋夫投身軍旅的護士工作，但她心中仍惦念著將孩子視為自

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責任，這不能簡單地說是女性個人主義式的家庭窄化追求。 

    進一步參照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遇》（台譯：《人的條件》）中

對勞動的一些觀點，來解讀小說在處理勞動和磨損關係的深度，阿倫特認為應該將廣

義的勞動劃分為「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一般意義上的

勞動對應的是人的動物性，所滿足的是人的暫時性的消費需求，阿倫特說：「這個社會

不是出自勞動階級的解放，而是出自勞動活動本身的解放，……無論我們做什麼，我

們都是為了『謀生』」14，這個觀點可以讓我們意識到，為什麼勞動過甚所派生出的是

「過勞」，而不是更多的價值，「過勞」不儘無法促進人的滿足，還耗損了我們的生命。

因為人的生活與生存的意義、活著的價值，不應該僅止於暫時性的消費與「謀生」。所

以，我們要有能展現自身意義的「工作」（阿倫特認為「勞動」不一定能展現自身意義，

「工作」意謂著有主體的自主性的投入），但是，阿倫特同時還指出，動物性的「勞動」

和個人化的「工作」，都可能沒有公共性（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性），所以阿倫特更強調

結合以上兩者性質的「行動」──一種透過主體的參與，向他人展現自身的存在，人的

意義亦在此（行動）中得到彰顯。總的來說，過勞、勞改或具有懲罰性質的歷史勞動，

由於喪失了主體的自由意志的參與，最多只能是另一種「謀生」或維持生存的手段，

其體現的也就並非是完整意義上的人。 

  在這樣的參照下，本文認為，《日瓦戈醫生》確實體現了勞動的多種層次──有基

本的謀生的「勞動」，有與他人無涉的「工作」，但更多的時候，無論是日瓦戈或拉拉，

他們的勞動都是自主的「行動」，他們在主體發展、承擔家務與療救戰場人民的責任

上，更多是的帶著自由主體的實踐，儘管他們的終極目的，並不一定是全然「神聖」

的為了人民，但客觀效果確實是有公共意義的「行動」，而不是窄化下的獨立「勞動」

與「工作」。 

                                                   
14 漢娜．阿倫特原著，黃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91。 


